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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人文筆談·
主持人語：
自從“數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這個概念在本世紀初被提出來之後，已經發展成為一種無

法忽視的學術趨勢，它橫跨人文社會科學與計算、統計等學科，還通過圖書館、博物館等機構參與公

共人文建設。 隨著數字人文在學術界熱度的不斷攀升，許多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並無多大關係的

量化、數據化、可視化項目，也將自己稱為“數字人文”，似乎只要掌握了算法、Python 或者是 NLP

自然語言處理，就能從事數字人文研究了。 於是，數字人文似乎成了一種速成的、方便的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的替代品。 在這樣的時刻，對數字人文做一番正本清源的討論顯得非常必要，這也正是圍

繞“什麼不是數字人文”組織本期筆談的初衷。
四篇筆談的作者都是數字人文領域非常活躍的青年學者，在本學科以及數字人文的理論研究、

實踐和教學上有著豐富的經驗，其思考和表達或可反映許多一線數字人文學者的心聲。 在王濤看

來，該不該討論“什麼不是數字人文”，本身就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他不反對這種討論，但又認為

這並非當務之急，更重要的是數字人文研究在保持開放性的前提下，須先達到一般人文學術研究的

問題意識和基本標準。 他還指出，保守而嚴苛的學科體制不利於數字人文的發展，數字人文實踐者

們只能兼顧學術評價指標和跨界創新的理念，負重前行。 邱偉雲針對現存的重編程而輕人文的現

象，提倡具有“人的情感”的數字人文研究；同時，作為從事數字人文研究近十年的資深 DHer（數字

人文學者），他也深知人文詮釋和數據處理兩方面工作各自之苦辛。 他主張以知識社會學的“退而

遠瞻”處理“數字”與“人文”之關係，倡導兼重數字算法與人文詮釋的發展方向。 姜文濤強調對數

字人文應從縱向（人文學科發展史）和橫向（學科間關係）兩個維度考察，並提出“好的數字人文”
研究者至少需要具備人文學術意識、社會科學素養、學術史和學科史的視野、數字方法和技能、數據

意識、反思性、開放性與協作性等七個層面的素養。 王濤提到數字人文並非無中生有，姜文濤也強

調從學科史視角的考察，戴安德對數字人文史前史所作的追溯，正是對這種歷史性召喚的回應。 他

以 1920 年代定量和統計在清華人文學科形成中所起的作用為例，強調了數字人文史前史對認識數

字人文現狀的重要意義。 他還指出，對中國而言，數字人文“並非全然是衍生物或完全是新近的舶

來品”，提醒中國學者注重數字人文與本土學科建設之間的關係，並鼓勵數字人文研究者“自許為

這種早期探索和開放精神的繼承人”。
幾位作者審視數字人文的方式各異，既有帶着當代問題意識的“特寫”，也有具歷史縱深感的

“長鏡頭”，對數字人文的理解和判斷亦不盡相同。 但他們同樣都對數字人文懷抱學術理想，強調

學者的人文意識和嚴肅的治學精神，倡導人文學科與數字技術之間的彼此理解與涵容。 正如他們

所言，數字人文研究首先必須是合格的學術研究，好的數字人文研究應該是增強版的人文研究，它
要求研究者兼具傳統人文和數字工具兩方面的素養，並且具有勇敢堅韌的學術品格。 細品這組筆

談的同中之異和異中之同，或許有助於我們更加清晰地辨識數字人文的輪廓和發展方向。
數字人文研究方興未艾，本刊去年第三期曾推出包含三篇歐美學者文章的數字人文專題，在學

界引起了很好的反響，本期“總編視角”欄目又重磅推出張耀銘教授評介數字人文的長篇大作。 今

後我們還將繼續組織相關筆談或專題研究，期待更多從事或關注這一新興領域的學者積極參與。
由衷希望這樣的探討，能夠在清理諸種認識誤區、辨明數字人文發展大勢之同時，催生更多具體扎

實的研究成果，對推動數字人文在中國的健康可持續發展盡微薄之力。 　 　 （桑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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